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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资本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与数字化信息通讯技术的“联姻”，是资本主义在数字化时代发展的新阶

段，但其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根源于资本逻辑的外在技术化扩张和资本追求自我增殖的内在本质要

求。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化运行规则下依然存在着二律背反的困境：一方面，数据商品产生并爆炸式

地充斥着整个社会，同时又造成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赤贫现象；另外一方面，数字劳动作为数字

资本主义下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促进了劳动者一定程度上的解放，但由于数字劳动没有摆脱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数字劳动仍然受到资本逻辑的禁锢，劳动在多个方面都呈现着深度异化的趋势。

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看似给人类带来更大的自由，促进人的进一步解放，实际上整个社会都在数字资本主

义的宰制下，人类社会成为了数字资本监控下的“超级全景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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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capitalism is a new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arising from 
the “marriage” of capitalism and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but its es-
sence has not changed. This stems from the external technological expansion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internal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apital’s pursuit of self-proliferation. Under the digital op-
eration rules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re is still a dilemma of antinomy: on the one hand, data 
commodities are produced and explosively flooded the whole socie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auses data abject poverty in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as a new form of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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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digital labor promotes the liberation of workers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because digital labor does not get rid of the basis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capitalist means of 
production, digital labor is still confined by capital logic, and labor shows a trend of deep aliena-
tion in many aspects. Therefore, digital capitalism seems to bring greater freedom to human be-
ing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fact, the whole society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human society has become a “super panoramic priso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digit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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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每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都会引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随之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都

会在其自身范围内调整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20 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通讯信

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以数字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纪元，而资本主义凭借

新的增殖“引擎”——数字劳动，开启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技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传统生产方

式、更新了生产要素，但是它并没有摆脱资本的逻辑，也没有摆脱雇佣劳动和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的本质，

反而加快了资本在全球扩张的速度并且形成了垄断的新样态，即数字垄断，而数字劳动在资本逻辑下也

没有成为解放人、发展人的全新手段，反而加重了人的异化困境，整个社会呈现出深刻的二律背反困境。 

2. 数字资本主义 

2.1. 数字资本主义定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不仅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发展到了金融资本、债券资本，在计算机网

络等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下，资本还出现了新样态——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在 1999
年美国著名教授丹·席勒于《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在丹·席勒看来，所谓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指

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

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1]。资本主义与数字化信息通讯技术的“联姻”，不仅以一种前所未

有的速度扩大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范围，与此相伴的还有向全球迅速蔓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道

德，这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迅猛的速度正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 

2.2. 数字资本主义的形成逻辑 

2.2.1. 资本逻辑的外在技术化扩张 
追求最大利润是资本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资本逻辑外在表现为不断催生实现这一目标

的最佳工具，即科技创新。20 世纪 50 年代，美苏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对通讯网络技术提出了要求，美国

开始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技术。1965 年摩尔博士提出摩尔定律，集成电路和半导体技术在工业中被大规模

使用，电子信息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直到 1969 年，美国国防部建立了“阿帕网”(因特网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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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网”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系统的诞生。和传统的语音通讯电信系统不同，阿帕网的技术更

适用于数据交换。随着信息共享需求的增长，TCP/IP 等网络技术协定开始应用，阿帕网向非军事机构开

放，电子信息技术迎来一轮大繁荣。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互联网本身和计算机硬件设备的不断

完善，互联网技术快速进入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随后，个人通信设备技术逐渐成熟，以移动互联网

技术为中心的新一轮通讯革命席卷全球。进入 21 世纪，计算机的分支领域——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迎

来黄金发展期，互联网技术与物联网技术深度结合，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新兴的数字化技术与新的

互联网商业模式互相作用，产生了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同时也促使资本主义在“网络社会”中

产生了新样态——数字资本主义。 

2.2.2. 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 
资本的逻辑就是克服一切限制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对资本提出了两大要求：范围最广、速度最快

地实现增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资本通过航海大发现和殖民运动突破了地理疆域、宗教信仰的束缚，

将各个国家、民族捆绑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全球一体的工业市场。二战以后，为了进一步获得垄断利润，

需要继续破除国家主权这一限制。因此，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系，

逐步实现了金融资本市场全球化。但增殖还不够快，由于信息共享的速度还不够快，影响了资本在各个

领域中的流通速度。可这一困境随着新兴的数字化技术日趋成熟逐步得到了解决。数字化技术解决了信

息共享的最大痛点——即时性，资本所需的各种信息与数据都可以被转换成“0-1”组成的二进制的数字

代码。时间距离、空间距离这两大一直束缚着资本不能实现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增殖的障碍都在数字化

技术面前甘拜下风了，资本和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相互作用中形成了资本的新样态——数字资本。

数字资本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中的循环速度都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其增殖的速度也超过了历

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3.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二律背反困境 

3.1.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据庞大堆积和数据赤贫 

3.1.1. 数据商品的庞大堆积 
1) 数据成为商品——数据商品的二因素 
无论商品的种类和形式如何丰富多样，商品的二因素是不会改变的，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作

为商品的数据也同样必备商品的二因素，即数据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数据商品也是使用价值

和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2]。数据的使用价值是指数据的有

用性，即数据能够满足人们的种种需要。吴军博士在《智能时代》中指出：“数据是文明的基石，人类

对它的认识也反映了文明的程度。数据中隐藏的信息和知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有具有相关领域专业

知识的人才能将他们挖掘出来”[3]。数据里承载了大量的有用信息，但是想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就需

要善于处理数据，就需要大量收集、筛选、加工数据，而我们就是利用这些含有有用信息的数据来理解

世界、进行生产发展并且改变世界的。人类文明的初始时期，我们需要记录月亮阴晴圆缺的周期、太阳

的运动周期等很多数字数据，这些数字数据满足了我们观察月食、日食，制定节气和四季的需要。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数据的范畴不断扩大，数据已不仅仅是由数字构成的。现代通讯设备的出现，特别是计

算机的诞生，让所有以语言和文字形式存在的内容全部变成了公开共享的重要数据的组成部分。更甚者，

在今天，人类活动的所有痕迹本身也已经变成了数据。人们的日常生活活动、社交娱乐活动以及其他活

动都会在互联网平台上留下数据痕迹，而这些数据痕迹透露出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兴趣偏好、行为动机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152


贾文硕 
 

 

DOI: 10.12677/acpp.2022.115152 861 哲学进展 
 

等等重要信息。在数字资本主义，随着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开共享，不仅仅是资本平台利用数据来剥

削剩余价值，各个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各种公共组织机构都依靠数据做出更高效、更科学的决策。数据

在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生产生活中越来越有用、越来越重要。 
数据作为商品也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即数据商品中包含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数据商品不是

天然就是商品，数据作为一种人造物，可以被创造甚至随意更改，数据里所包含的信息并不能天然就被

任何人所用。如果没有掌握合适的方法和技巧，可以说很多数据并没有太大意义，甚至有些被伪造的、

篡改过的数据还会对数据使用者产生负面效果。最重要的是，有用的数据和无用的数据是经常混杂在一

起让人难以分辨，因此，筛选无用数据和加工有用数据的过程就是数字劳动者进行劳动的过程，这个过

程就蕴含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数据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正是因为其中凝结了这种无差别的抽象

的人类劳动。 
2) 数据商品化并充斥整个社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

的商品堆积’”[4]。回想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20 世纪的商品的形式和种类都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20 世纪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数据以指数增长，全球进入数据爆炸状态。数据成为了社

会财富的新元素，社会的财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并表现为——“庞大的数据堆积”。 
最初人们是利用互联网无偿地分享自己的信息，随着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网络平

台开始利用一些网络许可协议进行“数据圈地”。现在，无论是使用什么软件，人们都必须首先同意《用

户协议》、《隐私政策》，如果不同意平台规则，则不被允许使用软件，甚至有些软件还需要开通定位

地理位置功能以便平台在后台收集使用者所处的地理位置等数据。当人们在使用这些软件时所产生的任

何数据痕迹都被后台跟踪记录下来，而这些数据会被后台按照平台的所需进行分收集、统计、分析，以

便平台了解使用者的特点、喜好相关的差异并以此描绘使用者的用户画像，最后平台会“差异性推送”

使用者有可能感兴趣的消息或者产品，并以此增加使用者对平台的粘性以此长久获得利润。例如亚马逊

公司就是通过数据来了解他们的顾客在看什么、喜欢什么、放弃什么、买什么等等信息。亚马逊公司通

过收集顾客购买的书籍和顾客浏览过的网页等信息，甚至顾客鼠标光标停留过的网页数据痕迹也会被后

台收集起来，并利用这些数据来为顾客们提供“个性化”的浏览推荐。同样的，Facebook 一样也会跟踪

用户的兴趣爱好和更新转态，以确定最合适的广告推送从而赚取利润。甚至有些平台会把数据直接打包

出售给广告商和其他所需公司赚取利润，并因为早期积累大量用户数据形成数据垄断地位并借此攫取超

额利润。 
毫无疑问，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据已经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和其他可以交换的商品一样，数

据也成为了一种商品，只不过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商品，充斥着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大平台都在最大

限度地攫取使用者产生的数据并用他们所掌握的数据牟取最大利润，他们不仅拥有了数据存储和处理的

硬件设备比如信息存储器和处理器，还拥有了处理分析的数据比如统计工具和算法，并且催生了新的劳

动者——数字劳动者，最终当今的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被数据化了，如果某个行业某个领域不能尽快地

实现数据化，就将会被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抛弃湮灭。尼克·斯尔尼赛克就曾指出：“面对制造业盈利能

力的长期衰退，资本主义开始把数据的开发利用视作应对制造业停滞挑战、维持经济增长和恢复经济活

力的新支柱”[5]。 

3.1.2. 数据赤贫现象 
现代数字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带来了数据商品化、数据的庞大堆积，也带来了数据赤贫现象，看

似矛盾，实则不然，这正是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二律背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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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赤贫现象主要是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数

据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一种隐形财富，谁可以占据大量的数据，谁就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从而可以快

速地攫取社会财富。数据赤贫正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产生的结果，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全面普

及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硬件基础上的，尤其是通讯技术的使用初期，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完善基础设施，

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有些发展中国家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还挣扎在

温饱线以下。例如，2016 年全世界的电信产业(包括制造商和运营商)的产值高达 3.5 万亿美元，但是电信

产业升级是需要一个投入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而通常各个国家都是不愿意冒险投入巨大升级资金的，

最终促使很多国家下定决心投资驱动的技术设施升级，是因为很多国家需要抵御金融危机进而刺激经济，

所以很多国家 3G/4G 之类的技术的快速发展，是离不开这些庞大的资金支持的，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根本无法支付如此庞大的设施升级资金，数字化产业自然也落后。那么，拥有更多数字化技术的国家就

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夺得先机，并且可以利用和核心数据和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在一定的领域内

形成数据垄断且利用数据垄断牢牢控制住经济的新发展爆点，长此以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质检的

数据鸿沟势必将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也发展到了全球数字殖民

的新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却深陷数据赤贫无法自救。 
第二个层面就是地区之间，主要是一国之内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

们由于收入有限，一些人无法拥有现代数字通讯信息工具，例如互联网、个人电脑和手机之类的设备。

不能连接新技术的人们，无法利用互联网网络，更没办法接触到更丰富的、更有用的数据，数据赤贫最

终形成恶性循环并导致实际上的经济赤贫。只有让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弥合这种数据赤贫现象，才

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缩小贫富差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政府才大力投资建立农村地区的数字

化技术基础设施，扶持技术跨越式发展，弥合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数据赤贫现象。同时，农村计

算机和网民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各项网络应用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尤其是以手机为终端上网的用户群

体在农村快速增长。随着 4G 普及工程的推进，中国农村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空间仍然比较大，也是中国

未来数据产业值得挖掘的市场。 

3.2.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解放和劳动异化深化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二律背反困境不仅蕴含在商品新样态之中，还隐藏在劳动的新形态——数字劳动

之中。数字劳动作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在促进劳动者的解放方面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但是由于仍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数字劳动中的异化问题仍然存在不容回避，且

数字劳动异化在不同的维度上都呈现出异化加深的趋势。 

3.2.1. 劳动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进一步解放 
在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的空间和劳动的时间都出现了变化的新图景。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让机器代

替了手工，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有了机器，只需要操作机器就可以轻松完成繁重劳累的

工作，而 20 世纪的数字劳动进一步地促进了人类的智力劳动的解放。以雇佣劳动为主导形式的工厂劳动

渐渐地退居其次，自由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能。在时间上，而今的数字劳动者在时间上可以拥有弹

性时间工作制；在空间上，数字劳动者不再是在机器劳动时代的封闭的、等级森严的工作场所中劳动，

劳动者可以采取在线办公，不同地区的人不必飞到遥远的地方去工作，家中和办公室的各种数字通讯设

备可以跨越大海大洋传递消息、接收文件、随时随地地暂停和开始交换信息，过去的“血汗工厂”好像

渐渐消失了。不仅如此，数字劳动相比较过去的私人传统劳动形式，更具有交互性，数字劳动的形式和

内容更加灵活自由，常常伴随着情感精神、自由意志的生产与控制。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152


贾文硕 
 

 

DOI: 10.12677/acpp.2022.115152 863 哲学进展 
 

3.2.2. 资本逻辑推动下的新劳动异化深化 
数字劳动推动了劳动的进一步解放，但是也带来了数字劳动异化的深化，想要对数字劳动异化问题

有科学且全面的理解，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中去。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

动异化进行了系统的探讨，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自由地创造使用价值的活动，是人类根据自己的活动

调节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以及雇佣劳动下，“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

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

外化”[6]。在异化劳动下，劳动者创造出的对象最后变成了反对自己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并最终被这种

异己的力量所统治。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指导下，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数字劳动的异化问题： 
1) 数字劳动者同自己的数字劳动产品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

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7]。和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机器工业时代不同，在数字资本主义，数字

劳动者可以分为非雇佣数字劳动者和雇佣数字劳动者，但是非雇佣劳动者和雇佣数字劳动者都依然与

自己的数字劳动产品相对立。非雇佣劳动者最初在各大平台免费地公开分享自己的各种各类的信息，

但是这些数据却逐渐被各大平台收集起来且利用用户条约把非数字劳动者生产的所有数字劳动私有

化，并且利用平台让非数字劳动者源源不断地免费生产数字劳动，这些非数字劳动者都沦为了平台的

潜在的被剥削者。最终平台把握着大量的已经被私有化的数字劳动以此进行牟利，并且会从平台共享

走向有偿使用。并且由于这些数字劳动的“可再利用性”，数字劳动者无偿创造的数字劳动被平台占

据后并通过一系列的统计工具和分析算法，挖掘出数字劳动的潜在价值进行重组再利用，甚至会反复

利用。而对于雇佣数字劳动者来说这种异化体现得更彻底，雇佣数字劳动者创造了人工智能，他们所

创造的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平台无偿占有，他们的数字劳动还要拿来供各大平台的人工智能机

器深度学习以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但是最终人工智能的某些方面彻底超越了数字劳动者并

取而代之。在数字资本主义，由于资本平台通过各种不平等的网络协约被迫使数字劳动者与自己的生

产资料相分离，资本平台将其数字劳动产品私有化，创造了数字劳动的数字劳动者却彻底丧失了对自

己生产的数字劳动产品的所属权，数字劳动的属性最终服从于资本逻辑，数字劳动者和自己生产的数

字劳动产品彻底走向对立的局面。 
2) 数字劳动者同自己的数字劳动过程相异化 
马克思不仅从劳动的结果即劳动产品的方面来考察劳动者的异化，而且还从劳动活动本身来考察这

种异己的力量。在数字资本主义，这种异化依旧存在并表现为数字劳动者同自己的数字劳动过程相异化。

无论是雇佣数字劳动者还是非雇佣数字劳动者，他们的所有劳动过程都被现代数字化技术变成超负荷活

动，他们的劳动过程变成了单一的枯燥的生产“0-1”二进制数字代码的过程，并且由于互联网不受地理、

时空限制的特点，他们无时无地不在的生产数字劳动，数字劳动者的肉体和精神遭受的摧残比以往任何

时代都要惨重。数字资本主义下，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的时间界限模糊，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数字

劳动攫取利润，雇佣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被鼓励主动超长加班，996 成为工作常态甚至被洗脑加班

光荣，无眠工作、24 小四待机、永不停歇的劳动过程让劳动者精力消耗巨大。当雇佣数字劳动者下班后，

作为一名非雇佣数字劳动者，他却还要继续为平台无偿提供数字劳动，甚至为最大限度地延长非雇佣数

字劳动者提供无偿提供数字劳动的时间，各大资本平台在设计平台的使用路径中，都采用了“用户激励

–上瘾机制”，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成就达成奖励，让非雇佣数字劳动者心甘情愿地沉迷其中，并通过后

台的数据进行算法分析，持续不断地差异性推送符合非雇佣数字劳动者偏好的一系列事物，甚至改变非

雇佣数字劳动者的大脑生理奖赏机制让其逐渐形成平台依赖，最终成瘾。这种数字劳动过程，看似自由，

实则背后充满了强迫与剥削，甚至是更加隐蔽的、潜移默化的肉体和精神双重奴役，工厂看似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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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整个社会变成了超级工厂，工厂将其边界拓展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劳动不再是创造美的过程，而是

劳动者主体性丧失的过程。 

3.3.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人的解放扩大和全社会的被监控 

数字化技术进一步突破了自然界对人的束缚，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获得了

更大的解放，并以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改造着自然和自我。但是就像韩炳哲在《透明社会》里指出的那

样：“资本主义的动力一方面无休止地寻求市场扩张，另一方面寻求安全的供给和实现成本最小化”[8]。
为了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数字资本主义对全社会实行了全方位的监控，使整个社会就像是一

座透明的监狱，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基于福柯的“全景敞视建筑”理论，提出了“超级全景监

狱”理论，互联网和其他电子信息设备构成了整个社会没有围墙没有狱卒、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监狱，

且自觉自动地接受监控。人主体性的解放受到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被禁锢在资本逻辑的框架内，

服务于实现资本增殖的终极目标。 

3.3.1. 人的进一步解放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首先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时空解放：互联网打破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

制，人们的实践活动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联系过，通过网络，不同地区、不同时区的人都可以参与到同一

种实践活动中，人们之间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就像现场直播一样让不同性别、种

族、宗教信仰、国家的人们身临其境。不仅如此，人的解放还体现在人的自我意识性也进一步扩大，人

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渴望用劳动创造美，渴望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渴

望能解决人类世界的内在矛盾。人类独特的自我意识性的扩大，体现在现实社会里就是人们要求更多的

权力表达以及更加注重自由地全面发展。在政治方面，人们的公民意识空前觉醒，会更加主动地、积极

地参政议政，各个国家的普通民众都比历史上以往的任何时刻关心国家的地位、政治信息的传播、社会

的公平正义是否得到充分的彰显。在交往关系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变得更加自由、平等、随机，

人们比过去面临着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拥有着更复杂的社会身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范围、交往频率、

交往深度都和传统的交往模式截然不同。在人的发展方面，人更注重全面的发展，也比过往获得了更多

的全面发展的可能和机会。人们不仅获得了自由地全面发展的技术支持，例如：移动互联网可以随时、

随地、随身让世界人们相互开放、分享、互动各种信息和知识，除此之外，人类文明的本质也要求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摆脱一切压迫、剥削、奴役人的力量。 

3.3.2. 数字资本的“超级全景监狱”式监控 
资本对社会的控制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工厂监控，数字资本监控的形式发生了新变化。首

先，数字资本利用数字化技术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渗透到了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搭建了了一个“超级全景

监狱”。“波斯特根据信息方式下数据库的特点，并在福柯的‘全景监狱’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在后现

代语境中数据库的权力技术统治模式消解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的无时无刻

地监视和规训，波斯特把这种新型的统治模式称为超级全景监狱”[9]。波斯特的“超级全景监狱”超越

了福柯的“全景敞视建筑”他认为监视和规训渗透了人们的日场生活，变得随时随地，这实则是数字资

本强化了对人的统治。其次，“超级全景监狱”在其意识形态上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它消解了人的身份、

人的个性、人的自我构建，人在一定程度上被迫选择主动、不自觉地参与这种监视。随着现在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算法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深度发展和融合，人们对其的依赖也前所未有，甚至到了离开这些

技术便会寸步难行的地步。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日趋成熟，数字资本监控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最初，数字资本的监

控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数据达到数据垄断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但是这种逻辑还不够深刻，“监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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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定位和野心也出现重大转折：他们的目的不再只是绘制地图，而是下指令告诉民众该怎么走”[10]。
数字资本已经突破了资本增殖的方向，朝着构建数字资本扭曲的意识形态的客观性的方向前进。最终，

无论是肉体行动还是人们的精神，都成为数字资本案板上的“鱼肉”，在这些数字化技术面前毫无抵抗、

还手之力，人的全面解放在这种“超级全景监狱”式监控下变成了一戳就破裂的泡沫。 

4. 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下，出现了新的商品样态——数据商品，整个社会充斥着庞大的商品数据堆积，但是

也给不同的国家、地区、人群带来了数据赤贫。数字资本的剥削也在当今对人实施着更深、更广泛、更

隐蔽的剥削，不仅仅是雇佣劳动者被数字资本剥削，连非雇佣劳动者也被卷入剥削，数字资本不仅统治

着传统的劳动时间，而且把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甚至是生理时间也变成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时间，

从而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数字资本在全社会成为了新的、更强大的支配性力量，实现了对人的更

全面、更隐蔽、更彻底的监控与统治。如今，如何能更合理地使用数字化技术，使数字劳动成为人自由

自觉的劳动，使数字化技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如何推翻数字资本家的统治，打破数字化技术的

资本逻辑，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使数字劳动者的解放成为人的解放历史过程中的一环，最终实

现共产主义，是重之又重且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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